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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宅沟清如许
□陈汉忠

刻在碑文上的时光
□黄俊生

微雨卉新惊蛰始
□孙同林

眯细眼儿看梅花
□黄步千

南通谜人作品评析（三十一）

“范公文章政事，震耀一世”
（五字收藏观赏石情况，卷帘）才有太湖石
作者：朱建铭 评析：周惠龙
该谜发表于2023年12月出版的《中华谜艺》第77期，卷帘

格为灯谜谜格，该谜格规定谜底为3字以上，要倒读相扣谜面，
故此谜底倒读为“石湖太有才”来扣合谜面。

读者或许会问“石湖太有才”为何能扣合谜面呢？
先看谜面，此谜谜面为南宋·龚明之对范成大的评价。范

公即指范成大，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南宋名臣、文学
家，字至能，早年号此山居士，晚年退居石湖，号石湖居士，著有
《石湖集》《石湖大全集》《石湖诗集》《石湖词》等。故以“范公”
踏实“石湖”，确凿不疑。再看龚明之对范公的评价“文章政事，
震耀一世”，说的是无论写文章也好，参与政事也罢，范公都“震
耀一世”，不就是“太有才（华）”的最好注解吗？

历史上范成大确如龚明之评价的一样：于文章而言，范成
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自成一家，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

“中兴四大诗人”。其作品在南宋末年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到清
初影响更大，有“家剑南而户石湖”的说法。于政事而言，范成大数
次出任地方官员，从州守至制置使，均兴利除弊，减轻地方负担、
改善百姓生活、促进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政事卓著。

“事业文章两足尊，南北东西曾遍历”，这是宋代张镃对范
成大的评价，与龚明之评价异曲同工，以此为面亦可扣该底，然
终不如朱建铭先生此谜面，因为朱先生此面“范公”明确踏实了
谜底“石湖”。 （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盐业的兴盛，带来了城市的崛起。元
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将射阳县东部靠
黄海的一部分划出来，另立一县，称盐渎
县。东晋时，盐渎因“环城皆盐场”，而更
名为盐城，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同样，南通城镇的形成，最早也是由
盐亭盐场发展起来的。

刘濞修建了中国最早的运盐河，古运
盐河并没有因他兵败被杀而湮废，相反，
经过历朝历代不断疏浚、拓宽、增建、延伸，
最终一直延伸到南通主城区崇川区，并向东
抵达启东吕四盐场。相应地，其功能也发生
变化，由单一运盐，发展为漕运、灌溉、排涝，
成为连接长江与大海运输的大通道。后来，
即清宣统元年（1909），将河名由邗沟、上官
盐运河、南运河改名叫通扬运河。作为
2000年来南通盐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亲历
者，它催生了两岸城镇的兴起。

如果从今天的南通市区和平桥往西
北步行十八里，就到陈桥街道西陲小村河
口，河口村南距南通市区、西离长江边天
生港老镇、北到刘桥老镇，各相距十八里，
故称“十八里河口”。十八里河口是胡逗
洲西北境最早成陆的沙洲高地，古称“老
岸”。晚唐时，胡逗洲与北岸间尚存一条
长江支泓，支泓从白蒲经由河口折东北向
西亭、石港、掘港入海，可通海船，是通州
与如东境内运盐河赖以浚通并流转通海
十大盐场的主要自然河道。十八里河口
就处在江河双流交汇要冲，左海右江，盐
船皆经此过。

通常，被都市喧嚣抛却的是乡村，被
城市文明遗忘的是古村落，但城市文化的
根脉，往往不在都市里，而是深扎在古老
的村落。没人想到，河口这么个小村落，

竟然埋藏着南通城市久远文明的根脉。
1971年的河口叫南通县陈桥公社第

九大队第九生产队，那年的秋冬之交，生
产队开挖大寨河，一位民工抽罢旱烟，随
手在一块露出一角的青石上敲了敲烟杆
锅，准备起身再挖河。这本是个下意识动
作，他却发现青石上似乎有文字，叫来人
将青石全部挖出，抹去泥土一看，是一块
墓碑，正面有“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楷
书，四周纹饰是八卦图案、十二肖属动物
图像和日月星辰，四个侧面是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碑的背面有长达千余字的碑
文。可以判定，这是一块古墓墓碑。但县
里并没当回事，一个电话，便让南京博物
院派人将墓碑拉走了。

这事传到南通一位文化人耳里，他立
即派人奔赴南京，对刚刚入藏南京博物
院、后来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墓碑铭文进
行拓印，这位文化人就是南通博物苑书记
穆烜。拓印拿回来一看，吓了一跳，碑文
居然详细记载了墓主姚氏家族，在唐末五
代的半个世纪中，统兵占据江海岛域、设
立建制的创业史。

难怪专家们会吓一跳，因为南通在宋
代之前的历史基本无考，更没有实物佐
证。狼山北麓园题名坡有一段摩崖石刻，
被认定为南通最早的文字记载：

天祚三年□月十四日东洲静海都镇
谒使姚存上西都朝觐迥到此。

南通史学家们对这26个字作了多种
推测与考证，均不得要领，因是孤证。河
口出土的墓志铭，与狼山摩崖石刻联系起
来，互为印证，终于把南通建制历史捋出
清晰线路。

《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见题图）记

载了徐夫人墓葬的位置：
葬于静海都镇管下永兴场王铎铺界新

河北、永兴场运盐河东二百步，以安玄寝。
短短32个字，史料价值极其珍贵，它

为我们留下了早期上官运盐河南北航道
延伸开拓的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唐末
五代时期，永兴场的运盐河已有新老运河
之别，所谓“新河”，乃是古运盐河自河口
交界往东南延伸而开凿的运河。那时，河
口所处的永兴场西北境已具村落形态，有
了商铺，盐民们在此聚居繁衍，运河口岸
商旅川流，十八里河口喧嚣鼎沸。

河口村见证了1000多年前运盐河开
浚与贯通的历史，《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
就是一部意义重大的文献史料，河口的地
下，埋藏着南通城市文明史的发源和城市
军事、政治、经济活动肇始的全部秘密。

据《两淮盐运志》所载，“如皋蟠溪古
煮盐区，是两淮和江浙地区煮盐之始”。
由汉至唐，如皋因大海东移而成内陆，蟠
溪盐场不复存在，其盐场之首的位置，揖
手拱让给处于今天河口的永兴盐场。那
时的永兴盐场和运盐河，真个是囤银积
雪、耸峙山岳，河口古津渡，呈现一番千帆
竞发、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

来自苏州的姚氏家族，就于此时统治
了南通半个世纪，几乎贯穿整个五代时
期，《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如此记载：

（夫人）年十五，适于吴兴公。其先始
祖于姑苏，蝉联位望，为代所称。其后枝
分派引，从宦过江，佐唐、吴二朝，历官四
世，镇东陲江海之奥府，静边鄙，安民庶，
务耕桑；复竭家财赡义勇将士一千人，设
官吏，烈将校，上佐国家，己安边地；司煮
海积盐，鹾峙山岳；专漕运，副上供。此公

家世之绩业也。
夫人十五岁时嫁给吴兴姚公。姚公

先祖在姑苏兴家，地位与声望为世代颂
扬。后来姚氏家族分出一支，举家随任，
迁往江北。辅佐唐朝和吴国，四代为官，
守卫江海东疆物产丰饶的重镇。肃清边
远地区，安抚民众，发展农桑；祖上招募兵
丁千人建立军队，设置官吏，选拔将官，对
上辅佐朝廷，对下安定边境；执掌海水制
盐生产，海盐堆积如山；办理水上运输，向
国家交纳盐粮物资。这是姚公家族的业
绩啊。

唐末五代，是处在唐宋两大统一王朝
之间的一个短暂分裂时期。907年唐朝
亡，960年赵匡胤建宋，中间的50多年，史
称“五代十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
分裂动荡时期，版图破碎，战乱频仍，经济
萧条，地方藩镇割据，民众苦难深重。姚
氏家族任它沧海桑田，时事变化，东风来
向西倒，西风来向东倾，在风雨飘摇中稳
稳把持南通地方政权，直至周世宗柴荣攻
克静海，姚氏家族才退出历史舞台。

后周显德五年（958），柴荣设通州，下
辖静海、海门二县。静海制置巡检副使王德
麟征发民夫，兴筑土城，由是，南通遂有城
矣。其时，徐夫人已去世多年，她把历史的
一段隐秘藏匿于地下，诚如其墓志铭所云：

惊埋玉而地厚，将刻石兮天长。
《南通传》连载第四章 通济天下：因

盐而兴的黄金水道

宅沟，是江海平原特有的自然景物。
如果把万里长江比作祖国母亲躯体上奔
腾的主动脉，那一条条波澜不惊的河流则
是它的静脉。而更多星罗棋布、纵横交错
的宅沟、民沟恰是它不可或缺的毛细血
管。它们交织成江海平原上四通八达、蔚
为壮观的庞大水网，成为黄海之滨、长江
北岸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南通地区古宅众多，由此派生的宅沟
自然也是千姿百态，最著名的要数常乐镇
附近的清末四大望族之一的秦府宗雅堂
宅沟了。秦府是个鸳鸯宅，东西两宅都有
独立的四汀宅沟，中间设一道两米多宽的
宅弄。两条宅沟各自独立，却又相互依
存。因为宅弄中间建有一座小石桥，既能
使两沟互通，又使宅弄增色。其次，如清
末状元张謇的问业老师徐云锦的东海堂
宅沟，为烘托古宅之秀美，主人在宅沟外
围植有一片竹林，后宅沟荷叶戏水，前宅
沟老菱飘香，加上建筑玲珑剔透，错落有
致，更使宅沟生机勃勃，秀美如画。

不过历史有时也像故意捉弄人似的，
那几条在海门颇有名气的宅沟都因战火、
水利建设等诸多原因而湮没在岁月的烟云
中，倒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宅沟，虽然也已
面目全非，但至今还能寻觅到身影。

我外婆家在小镇西侧，是一个周姓宅
院。那条长方形的宅沟是七八户人家的
生命之源，日常饮用、淘米、洗菜乃至灌溉
菜园都仰仗宅沟。周家宅沟朝南，北面的
后宅沟水面较宽，约有十五六米，东西长
度约五六十米，水深不足两米，清澈见
底。因宅外围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民沟
裹挟，宅沟与民沟之间形成一条狭长的宅
弄。宅弄少说也有百十米长，宅沟流到南
头拐角处，水面又宽了起来，继而东西水
流交汇。前宅沟正中间早年有条小木桥，
是连接宅院内外的唯一通道。有一年闹
水灾，周家宅被淹，小木桥被湍急的水流
冲走了。水退后乡亲们一合计，就在原来
小木桥的位置筑了条泥坝。

路通了，周家宅恢复了宁静。有了泥

坝，外婆也不用担心我过桥掉沟里了，可
似乎少了点什么。用现在的目光看，少
了小桥流水的诗情画意。但那时周家宅
人没有这个雅心，尚未温饱的人们追求
的是实惠和一劳永逸的便利，他们对脚
下这道泥坝的喜爱远胜那座被冲垮了的
小木桥。

木桥没了，但宅沟还在，沟里的水依
然清澈，呷一口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水
好则鱼丰，宅上人家联手买了几百尾草
鱼、白鲢苗投入其中，加上本来就有野生
的鱼虾，整条宅沟充满了勃勃生机。清
晨，水面上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刚刚
长成半斤八两的鲢鱼就成群结队浮上水
面，鱼嘴一张一合，动作整齐划一，犹如一
队正在出操的士兵。一些调皮的草鱼，一
边不时啄食沟沿边的青芦苇叶，一边戏闹
着跃出水面，激起一圈圈欢乐的涟漪。我
记忆最深的要数一种野生的扁丝条，它细
长条，但长不大，最多也就四五寸长，喜欢
成群结队聚集在宅上人家淘米洗菜的地
方。每逢有人淘米时，清水里泛起一股白
色的米泔水，许多扁丝条鱼在浊水中追逐
觅食。这大概是鱼儿最放松警惕的时
候。此时，水浑了，小鱼的眼睛看不清了，
混乱之际，你用空淘箕朝浑水中奋力一
捞，准能捞上三五条小鱼儿。真应了那句
浑水摸鱼的俗话。

宅沟水自成体系，与外界河流断绝，
但可能地下相连，泥沙渗透，外河潮起潮
落宅沟也有反应。你对它敬畏有加，它就
还你丰茂和甘甜。早些年，生产队年年拖
船进来罱泥，其实就是现在的清淤。那时
宅上人还不大用污染这词，所谓罱泥也是
为了积肥。罱泥那几天，宅沟水浑得发
黄，但几天后，宅沟水更清，水草更茂密，
鱼儿更欢腾。队里罱泥积肥，无形之中为
宅沟清除了淤泥，水体一年比一年好。后
来，实行家庭承包了，罱泥船也搁着不用
了，宅沟水也在乡亲们不经意间悄然变
化。那年夏秋之交，隔壁周大叔治虫回
宅，顺手把两个空药桶在宅沟里洗了洗，

这在乡下也算不了事，可偏偏就出事了。
不知是农药残存偏多，还是宅沟污染积聚
的爆发，总之，第二天早上，宅沟水面上漂
起了大片的死鱼，侥幸还活着的也呆头呆
脑在浅水中瞎晃荡。宅沟大病一场，多亏
在县中医院做医生的雨风舅舅见多识广，
在他的提议下，大家一齐动手，把死鱼和
腐败的水草等捞到岸上掩埋，再把两条
宅弄的泥坝掘开，使宅沟的死水变活
水，又把久违的罱泥船弄来清淤，前前
后后折腾了半个月，才算把此事了结。
后来，宅沟虽然活了过来，但却再也没有
回到从前去。

又过了一些年，宅上通了自来水，宅
沟的功能也渐渐萎缩了。不仅宅沟，还有
外面那些通潮河流的水，也渐渐浑浊起
来，宅上人顶多也只是在宅沟里清洗一下
衣物什么的。不知从哪一年起，乡下学大
寨平整农田，许多宅沟被填平成了耕地，
好在周家宅沟幸免于难，但宅沟的水面却
日趋缩小，水也不再清亮，变得发黄发
浊。渐渐前汀和东西边汀也干涸了。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
秋？”伫立在废弃了的周家宅沟旁，我无以
作答，童年的记忆是那样美好，但我的心
却在隐隐作痛。令人欣喜的是前些日子
回乡，却见沉寂多年的周家宅沟面貌焕然
一新。曾经盖住了水面的枯枝残叶不见
了，塌陷的沟堤得到了加固，一度泛黄腥
臭的宅水沟又变得清澈。有几条扁丝条
跃出水面，激起一圈圈小小的涟漪。村支
书告诉我，为了让家乡的水系重新焕发青
春，当地政府专门拨出款项，对境内许多
河沟进行了机械化清淤，而且不留死角，
不做表面文章。又见宅沟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我想，因为有政府对环境治理
的坚强决心，有人民群众对青山绿水的殷
切期盼，才有这源头活水。

识人历来是一件难事。古往今来，不管是智者还是贤人，
都不敢肯定自己的眼光百分之百准确。诸葛亮在《兵法二十四
篇·将苑知人性篇》说道：“夫知人性，莫难察焉。善恶既殊，情
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
有尽力而不忠者。”他还提出“识人七法”。然而，聪明如诸葛亮
还是难免用错人的时候，最典型者即错用马谡。至于凡夫俗子
看错人，交错朋友，导致不良后果才醒悟的情形就更多了。所
以，人们不得不感叹：用人容易识人难，知人知面难知心。

对于普通人，不管他怎么伪装，危害性毕竟有限，有没有识
破他，未必很要紧。而在干部队伍当中，识人用人就特别重要
了。我们经常感到无奈的是，很多人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前，确
实看不出其真实面目，而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本来面目日益显
现，这时大家可能已对他无可奈何了。特别是某些官员成为贪
官之后，有人不禁追问：当初为什么要推这样的人上去？

人的本性确实容易隐藏。至少这几个关键点，可以帮助我
们深入地了解一个干部的品性。

群众视角也许是最理想的视角。有些人在上司面前，时刻
不忘戴上“面具”。所以，作为上级，你眼中的那个下级，未必就
是你以为的那个形象。但是，如果多向他身边的群众尤其是他
的直接下属了解其人，便可能看到真相。有的人在下属面前，
也可能会装装样子，但伪装时间不会太长。很多年前，我在报
社工作时，曾经有个县里的通讯员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说他
们单位新来的一把手如何坦诚实在、如何关心下属，大家都感
到特别温暖。但不出一个月，他又告诉我，这个新领导是个十
足的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把大家整得苦不堪言。我一向认
为，考察干部，一定要多听听群众尤其是这个人的下属怎么评
价。下属才知道他是怎么做工作的，如何为人的。

掌权时候也许是最重要的阶段。很多人，身居闲职时，谦
逊低调，甚至表现得一身正义。但是，某天身居要职掌握实权
了，就判若两人。得意时分最易识人，权力最能检验一个人的
定力。人们常说：“一阔就变脸。”其实，做了官掌了权，更容易
让人变脸。如果一个人身居高位而没什么变化，那么可以肯定
他身处任何环境都能守住本心。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飞扬跋
扈、势利阴险之徒，等到退下来之后，可能又变回待人友善的模
样了。某地文学圈的朋友说过一例：某公“发迹”前是个文学青
年，常与文友在一起。扶摇直上之后，文友们以为他会关心一
下文学事业，不料他反而把文学看得比什么都轻，从此与文友
们形同陌路。及至退出领导岗位，他又找回先前那帮文友，与
大家称兄道弟。类似的情况可谓比比皆是，让旁观者对某些人
的“能屈能伸，进退自如”叹为观止。

利益面前也许是最有效的考验。利益观是三观的具体体
现，直接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如何对待利益，折射人品高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正当的利益观。见利忘义、唯利是
图、损人利己，这种丑陋行径必然出自下品之人。

时间主线也许是最可靠的路径。一个人到底怎么样，最终
还是要以时间来检验。如果经历了进退留转，胜败荣辱，一个
人还没改变性情，那么，这个人就是最真实的。对他人认识上
的误差，也需要时间来矫正。想起年轻时，曾有一位老乡因为
对我所做的工作颇不理解，以至产生成见，我怎么解释也没
用。及至数十年光阴过去，大家都到了知天命之年，有一次，他
突然坦诚地对我说，以前确实把我想“偏”了。由此，他断言，相
信我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岗位，本性都不会改变。这话让我
感动。我想，别人对我，我对别人，何尝不是要靠时间来下结
论？只有时间足够火候，才能真正看清楚一个人。

识人的几个关键点
□李伟明

眯细眼儿看梅花：看个影子。
眼头见识：阅历。
望想：希望、念想。
细范：精致细巧。
细皮儿账：小事不值一提。
细货：指金银首饰，也亲昵指小丫头。
纳宝儿：不听话的宝贝儿子。
纵过时辰不过日子：耽搁不会超过一天。
给三只指头你遮遮脸：照顾你的面子，替你遮挡点儿。
绑住了戏：捆绑在一块儿，成为共同体，不管生死苦乐共享。

惊蛰这个名字，在二十四节气中是
最生动、最传神的。蛰是藏的意思，惊即
惊醒。惊蛰，古代也称“启蛰”，标志着仲
春时节的到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
说：“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
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的一个

“惊”字，不仅让蛰伏的昆虫惊醒，也让世
上的万物苏醒，它的到来，昭示着我国大
部分地区进入春耕。

“惊蛰起，雷声起。”惊蛰分为三候：
“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黄鹂）鸣；三候
鹰化为鸠。”惊蛰时间点在3月5-6日之
间，此时，桃花红、梨花白，黄莺鸣叫、燕
飞来。

惊蛰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自然节令
的反映，“惊蛰一声雷，谷子堆成堆”。一
声惊雷，凝聚着大自然的雨露，拂醒了冬
眠的虫蚁，舒展了纵横的草木；鸟儿们舒
展灵性的翅膀，掠过山峦水畔，停泊在春
光里。蛰居乡村的人们，对惊蛰有着独
特的情感。自古以来，农人很重视惊蛰，
视它为春耕开始的节令。唐代诗人韦应
物《观田家》说：“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
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惊蛰的
雷声，农人们听来，就像一颗期待生长的
稻谷听着雷声。

在如东乡间，关于惊蛰的农谚很多，
“春雷响，万物长”“惊蛰春雷响，农夫闲
转忙”“惊蛰地化通，锄麦莫放松”“惊蛰
有雨并闪雷，麦积场中如土堆”……足见
人们对惊蛰的看重。记得孩提时，农人
已经扛着各种农具走上田野，有的平整
冬翻的田地，有的给豆麦和油菜追肥，也
有的在向地里撒草木灰，准备播种土豆、
蔬菜、瓜果……辛勤劳作的人们用勤劳
和智慧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如东乡间还有“未到惊蛰雷先鸣，必
有四十五日阴”“雷打惊蛰前，高山好种
田”的说法，是说惊蛰前打雷，这个春天
会遭遇阴雨连绵。而且，惊蛰前打了雷，
这一年就会出现较多的阴雨天气，更适
合种植水稻之类的农作物。今年，刚到
雨水节气就出现了打雷天气，这在历史
上是不多见的，这也是在提醒人们种植
上要做好选择。如东民间还有“未蛰先
雷，人吃狗食”的俗语，说的是惊蛰前打
雷，预示这一年收成不好，是灾年，老百
姓要做好抗灾准备。

我站在惊蛰的土地上，听它们细碎
的低语，感受它们瑟缩了一冬腰肢伸展
的喜悦。那些泥土下的精灵们，在黑暗
中已沉寂了很久，它们正挣脱冬季的寒
冷和萧瑟，一层层褪去灰色和晦暗的外
衣，在雨水的润泽下，春雷的惊醒中破土
而出，感受晨曦初照的光辉，感受生命重
生的欢愉。在这样的春日，我们可以忘
却很多的纷扰与抗争，可以不再紧迫与
茫然，可以尽情地沐浴在春光下，以轻松
和空闲的姿态穿越春天。

惊蛰，这个令万物为之苏醒为之沉
吟的节气，在“润物细无声”的清晨，为人
们亮起一束希望之光。


